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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施建生教授生於民國6年，民國41年至本校經濟學系任教，民國48年至56年兼任法學院院

長。施院長任內完成商學系及政治學系之系內分組、成立社會學系、並設置經濟學系博士班，

使臺大法學院的組織規模更為茁壯。同時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鼓勵整合型研究，對院內學術風

氣有深遠影響。施院長認為圖書設備的充實與否，是大學教育品質優劣關鍵之一，乃大力爭取

行政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興建圖書館法學院分館，而於民國52年落成啟用。

民國40、50、60年代的學生即便讀的不是經濟學系，而許多人為了準備國家考試也需熟讀

施教授的「經濟學原理」，學界、財經界、政界許許多多人都是施老師的學生。民國102年，

臺大社科院、經濟學系和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為慶祝施建生老師96歲，聯合其他經濟研

究機構，於10月26日在社科院徐州路舊址，舉辦「春風化雨‧作育英才：臺灣經濟教育現代

化的推手──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記述施老師任教60多年，春風化雨，對經濟學發展和

培育經濟學術與實務人才的貢獻。2016年施老師100歲，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新書，學生們為老

師舉辦「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慶祝會」，出席180人，遠從國外、大陸回來，齊聚一堂，開場

請施老師的學生孫震前校長致辭祝福，接著聆聽施老師演講「平淡一生的簡略回憶」，觀看施

老師的影片，一起與施老師聆聽他最愛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及30年代聶耳的＜畢業歌

＞，最後齊唱生日歌，祝福施老師平安喜樂、永保健康。

施老師治學不倦，誨人不厭、智慧通達，洞明世事，在今日紛擾的社會中，仍然保持真誠

正直，更是我們後學的榜樣。

生於1917年，年屆百歲，親身經歷近代世界及中國的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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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一生的簡略回憶──
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慶祝會致詞

文‧圖／施建生

我
來到這一世界是在1917年的一個夏天，到現在將近100年。回憶這100年來，我遭遇到4件深具歷史

意義的世界大事，這是罕見的巧合。第一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7年已開打3年，那時中國政府

正在為是否接受協約國的邀請參戰爭論不休，後來是決定參戰了，但只派去勞工數百名，在戰場上擔任

後勤。這樣參戰的結果，雖是勝利，但被德國占領的山東青島附近的土地仍收不回，而為日本占有。這

種奇恥大辱是難以忍受的，而有1919年五四運動的發生。

百年人生遇4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同在1917年11月俄國發生革命，這是世界上空前的無產階級革命，當時流亡在瑞士

的首領列寧（1870-1924）得到德國占領軍的默許（以便引起俄國內亂而利其戰事的進行），穿越戰地

而返回俄國發動。結果是一舉成功了，直到1922年創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簡稱Soviet Union, 蘇聯）。嗣後經數十年慘澹經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為世界

二個超級強國（superpower）之一，不過最後還是由於統領階層治理能力薄弱而於1991年底宣告和平解

體。其對於世界造成的最大影響，應該是1921年啟發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導致中國政局的演變。

第三件大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我國於1937年7月7日對日抗戰所揭起的。1939年歐洲戰

事繼起，到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乃至擴大範圍，成為全球性。此次戰爭，我國歷時最久、

犧牲最大，最後於1945年9月9日終獲勝利而被稱為世界五強之一。但戰爭告終，國內卻因國民黨與共產

黨二黨紛爭不斷。

第四件大事，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0月1日創立。不待言，這是對我國影響最大的。

從以上簡略的說明可知我這一生處在一個戰爭與革命頻仍的時代，是一個破壞與建設交替的時代。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偉大壯烈，但我個人所經歷的生活則是平淡無奇的。

我在1950年來到臺灣。在此以前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大陸渡過，在此以後的三分之二的生活則在臺

灣展開。在大陸生長的30餘年，除了兒童時期外，都是在求學。高中畢業前都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些

二流學校廝混，後來才在北京（時稱北平）重考時考取了兩間一流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北京大

學，我選擇了前者攻讀。當時沒有聯合招生的制度，但重要大學在重要地區都同時設有考場。數年後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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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佛大學進修，當然也是一流的。但是一流的大學，也可能有二流的學生。我人生前三分之一，除了

求學外自然也有些就業經驗。但都是片段性的體察，沒有實質的收穫，只是感到以我這樣的個性與素養

絕不宜參與政治，只能以教書為業謀生。所以，簡單地說，我在大陸渡過的三分之一的生命完全是為我

以後三分之二在臺灣生活作準備。

在臺灣展開後2/3人生
1950年來到臺灣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臺灣大學謀一教職。但沒有成功，因為據當時校方的答

復是「沒有名額」，結果就設法到另一新成立的行政專科學校任教。到了1952年，當時臺大經濟學系主

任林霖先生主動前來探詢，問我是否可以擔任「經濟政策」一課而來校任教。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也

就欣然接受了。時間過得很快，一晃眼已是64年。這期間，除了先後有7年之久應邀赴美國各校擔任客座

教授外都在臺北渡過。1979年，我提前退休，因為那年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LaCrosse）已教了兩年，該校仍要我繼續一段時間。鑒於臺大規定出國任教以兩年為限，就遵

照規定提前退休，而改聘為名譽教授。到了1984年返國，曾應張其昀教授（1901-1985）之邀，到他創辦

的文化大學任教。到1992年我75歲時，又按該校規定辦理退休。所以，我在名義上是一退再退，但實際

上除了少教幾小時，後來甚至都不教了，一切仍照常。簡單地說，60多年在臺灣的生活就是讀書，教書

與寫書，離不開一個「書」字。現在儘管多年不教了，但仍是在讀書與寫書。到了2015年4月10日我的

《偉大經濟學家馬夏爾》一書完成後就真的擱筆不寫，真正退休了。

常常有人對我說，「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從我親身的體驗，這完全是確實的。所謂

「教」，在我看來與「學」沒有多大差別，要「教」得好，首先就要「學」得通。「學」得通了，自

然也就「教」得好了，所謂教學相長，確是真理。教了這麼多年，同時也學了許多年，使我對於我所

「教」的主題有了較透徹的理解，你說這不是快樂的事嗎？也常常有人對我說，「你的桃李滿天下。」

這我也接受，也是切實的。就以今天集會的場所論，「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梁國樹是我在臺灣大學第一批的學生之一。到今天我還記得，他主持一個歡迎我來校任教的集會。他那

時是經濟學系四年級班代，後來學有成就逐漸成為金融與學術界的鉅子，為了回饋母校的培植乃有此一

會議廳的設立。你能說梁國樹不是桃李嗎？不是英才嗎？再擴而言之，以今天在座的以及不能前來參加

的同學論，你們的或他們的造詣或超過梁國樹或者相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獻出自己的才能，幫助整個

社會的正常發展，誰又能說他們不是社會的棟樑？

說到這裡又讓我想起高中畢業時的一段回憶。大約在上一世紀的30年代，當時有一部電影非常叫

座，稱為《桃李劫》，主題曲「畢業歌」（孫瑜作詞，聶耳作曲），我還記得片段詞曲。它是這樣寫

著：「我們今天是要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歌弦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

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是何等的豪放

雄渾，教我如何不為成為其中的一分子而自傲。這60多年來，我彷彿每年都在這種歌聲中渡過，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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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不為自己生逢其時適逢其盛而慶幸與滿足？不但如此，更使我有這些感懷的是近百年來中華兒女不

僅僅是能如此引聲高歌而已，而且還能認真地「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現在就讓我舉出3個顯

著的事實，作為明證。

見證中國的蛻變
第一，中華兒女已從東亞病夫蛻變為世界健兒。我在中學階段，老師們常常提醒我們世界上有二個

病夫：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是近東病夫；另一個就是遠東的中國，是東亞病夫。現在土耳其於2016年7

月間還發生政變。今天的中國則不然。她的子孫不再是病夫，許多已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裡可舉最近在巴西里約舉行的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為例。這種世界盛會在1936年以前，我們是沒有能

力參加的，直到那一年，中國終於派出短跑名將劉長春組成一個「一人隊」前往柏林參賽。我還記得當

時在電影插播的新聞片中（當時還沒有電視），看到劉長春穿著深色上裝、白色下裝，單獨一人高舉著

國旗走入會場，站立在由大會指定的各國選手應該站的位置上。他是何等的榮耀，能代表他的祖國參與

盛會，但他又是何等的孤寂，只是孑然一身單獨站立著，結束時也沒有從比賽中得分。接著不久就發生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每4年舉辦一次的奧林匹克盛會也就停辦了，直到1960年代才又開始。到了那

時，我們就有楊傳廣的10項亞軍，與紀政的女子短跑銅牌的獲得。2000年奧會時，中國獲得勝利積分的

總數已居世界第三名。2004年時的總分提高到世界第二名。2008年是該會第一次在中國舉辦，會場在北

京，最後所獲總分為全球之冠。2012年退居第二。今年里約又後退一名。但如加上以「中華臺北」名義

參加的臺灣所獲金牌，就可與英國平分秋色，同列為全球亞軍。由此可見，臺灣對中國的邊際效用的巨

任教數十載，桃李滿天下，學生為他舉辦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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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第二，這塊過去為東亞病夫所居住的土地，現在已由貧窮落後轉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早

年曾聽到長居在鄉間的奶奶說由於有不速之客的光臨，鄰居特來商借一斤米的故事，真是人無隔宿之

糧。現在則不同了，不要說臺灣，就是大陸許多人都有電話、電冰箱、電視機、電腦設備、行動產品，

乃至住所與汽車了。這是天淵之別，又豈是數十年前的人所能想像的？！

第三，我國至1840年代鴉片戰爭失敗以來，就常受到帝國主義者的侵犯，每逢有此類事件發生時，

一般人都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示抗議，結果也都是忍受了事，帝國主義者依然仍在身邊。我這

一生就不知高呼這種口號多少次。後來帝國主義者果然不來了，但這不是高呼打倒口號而造成的，是經

過8年浴血抗戰而獲得的。又經過了一段時間，鄧小平（1904-1997）於1974年做為重建的新中國第一位在

聯合國大會發言的領導人就曾宣布中國絕不稱霸。後來其他領導人亦曾不斷地如此宣稱。最近習近平在

杭州舉行的20國集團（G20）高峰會中針對外界對「中國崛起」的質疑再次回應，大陸將堅定不移地走和

平的道路，永不稱霸。這是如何輝煌自制的抱負。這說明了這個號稱有5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確能秉承其

濃厚豐富的經驗，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為整個人類的燦爛前途的拓展而努力的。

的確，中國在最近百年來能從東亞病夫脫胎換骨而成為世界健兒，能從貧窮落後地區辛勤耕耘而躍

進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以洩怨恨的弱小民族而致力成為一個宣稱永不稱霸的強盛

國家，是經過多麼艱辛奮鬥的歷程而成就的，身為其中的一員何嘗不感到欣慰。這就是我一生的縮影，

我的確感到為自己慶幸。那麼，我又如何能有此一生呢？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你們能給我以寬

容，使我有機會得以傳輸一些粗淺的學識；能給我以支持，使我能在這種傳輸的工作中減少若干謬誤；

能給我以協助，使我能提供微薄的貢獻。

是的，你們對我的恩情是無限的，我對於你們的感激也是無窮的。今天承諸位厚愛，有此聚會的舉

行，真是愧不敢當。最後，讓我誠摯地向諸位一鞠躬，以示我的謝忱於萬一，謝謝諸位，祝大家身體健

康，其他如意。

施建生小檔案

中央大學學士（1939），美國哈佛大學碩士（1946）。先後任教於省立行政專修學

校（教授兼代財政學科主任）、臺大經濟學系（教授、法學院院長及名譽教授）、中

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及法學院院長。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

長、臺灣經濟研究院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著作等身，有《經濟學原理》、

《當代經濟思潮》、《經濟政策》、《國際經濟與臺灣經濟》、《現代經濟思潮》，

以及由天下文化出版之偉大經濟學家熊彼得等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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